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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看
︽
傲
慢
與
偏
見
︾
這
類
十
九
世
紀
小

說
，
很
羡
慕
小
說
人
物
常
獲
邀
去
鄉
間
大
宅
度

假
。
英
國
人
筆
下
的country

，
跟
中
文
的
農
村

或
鄉
下
的
含
義
不
盡
一
樣
。
在country

有
個
大

宅
，
表
示
這
家
族
必
有
田
有
地
，
平
時
住
倫

敦
，
聘
有
專
人
打
理
田
地
，
閒
時
回
農
莊
大
宅
住
個
十

天
八
天
，
處
理
一
些
實
務
，
看
看
鄉
間
朋
友
，
打
打

獵
，
也
散
步
寫
詩
畫
畫
，
享
受
田
園
生
活
，
親
近
大
自

然
，
多
風
雅
寫
意
。
小
說
更
會
加
插
一
些
舞
會
和
社
交

情
節
，
讓
單
身
少
女
尋
覓
有
錢
帥
哥
﹁
筍
盤
﹂。

上
周
終
於
有
機
會
去
度
這
麼
一
個
短
假
，
雖
然
去
的

只
是
廣
東
清
遠
某
個
別
墅
，
朋
友
也
不
是
甚
麼
大
地

主
，
只
是
在
當
地
某
個
發
展
項
目
買
了
獨
幢
房
子
，
兩

夫
婦
花
了
兩
三
年
時
間
，
一
點
一
點
把
四
千
多
平
方
呎

的
房
子
佈
置
得
很
舒
服
，
花
園
魚
池
樣
樣
俱
全
，
我
們

四
五
個
人
就
老
實
不
客
氣
住
了
幾
天
。

一
整
天
就
是
玩
：
去
泡
溫
泉
、
散
步
，
看
各
款
豪
裝

示
範
單
位
，
也
看
看
其
他
獨
幢
房
的
花
園
都
種
了
甚
麼

植
物
，
養
了
甚
麼
動
物
︵
發
現
有
自
由
行
動
的
白
肥

鵝
︶。
朋
友
本
身
很
愛
畫
畫
，
對
花
果
樹
木
的
知
識
很

豐
富
，
我
們
問
這
是
甚
麼
花
那
是
甚
麼
樹
，
她
想
也
不
用
想
就
答

得
出
名
堂
，
連
有
甚
麼
特
性
都
如
數
家
珍
，
我
們
只
有
佩
服
。
我

們
也
去
附
近
的
有
機
農
場
摘
菜
，
再
回
去
朋
友
家
的
超
大
廚
房
做

菜
，
喝
茶
，
吃
他
們
原
籍
江
西
的
阿
姨
包
的
餃
子
，
和
親
自

麵

造
的
饅
頭
與
包
子
。
不
過
最
開
心
的
就
是
狠
狠
聊
天
，
難
得
幾
個

熟
朋
友
兼
舊
同
學
日
以
繼
夜
在
一
起
，
聊
得
興
起
，
幾
天
眨
眼
就

過
去
。

跟
英
國
小
說
的
田
園
假
期
不
一
樣
，
我
們
沒
有
馬
車
，
沒
有
狩

獵
，
沒
有
舞
會
，
也
寫
不
出
浪
漫
主
義
的
詩
歌
，
但
我
們
有
大
量

樹
木
花
果
，
甜
美
的
新
鮮
空
氣
，
偌
大
的
空
間
和
完
全
寧
靜
的
環

境
。
那
兒
的
業
主
，
多
是
內
地
一
些
上
市
公
司
高
層
，
別
墅
買
來

作
後
備
度
假
屋
，
入
住
率
低
於
百
分
之
十
。
我
們
住
了
四
天
，
除

了
朋
友
的
堂
兄
嫂
夫
婦
也
在
另
一
小
區
的
房
子
度
假
之
外
，
根
本

沒
碰
過
鄰
居
，
遇
見
的
人
不
是
園
丁
就
是
保
安
員
！

沒
人
，
沒
聲
，
多
樹
，
對
港
人
來
說
已
是
最
高
的
享
受
。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田園風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王
韜
被
稱
為
﹁
香
港
第
一
位
作
家
﹂，
此
言
非
虛
，
他
除

了
政
論
外
，
最
愛
寫
的
是
聊
齋
故
事
。
晚
年
在
上
海
寫
的

︽
淞
隱
漫
錄
︾，
追
憶
三
十
年
來
所
聞
之
事
，
有
不
少
是
構
思

在
香
港
，
背
景
涉
及
粵
省
之
地
，
和
英
、
法
、
日
本
。
其

實
，
他
的
第
一
本
聊
齋
故
事
，
應
是
︽
遁
窟
讕
言
︾。

這
部
書
的
創
作
，
據
王
韜
在
︽
弢
園
著
述
總
目
︾
所
說
：
﹁
少

時
即
有
︽
雞
窗
瑣
話
︾
一
書
，
聊
以
遣
興
。
青
蘿
山
人
許
以
必

傳
。
嗣
後
，
日
有
所
增
成
︽
遁
窟
讕
言
︾
十
二
卷
。
﹂
即
是
，
這

書
一
部
分
是
少
時
之
作
，
一
部
分
是
一
八
六
二
年
逃
往
香
港
之
後

的
作
品
。
王
韜
是
於
一
八
八
四
年
回
到
上
海
，
這
書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先
由
上
海
申
報
館
鉛
字
排
印
。
一
八
八
○
年
又
由
香
港
中
華
印

務
局
出
版
了
木
活
字
本
。
兩
個
版
本
內
容
略
有
增
刪
。
這
書
雖
不

及
︽
淞
隱
漫
錄
︾、
︽
淞
濱
瑣
話
︾
那
麼
成
熟
，
但
畢
竟
是
他
小

說
創
作
的
起
點
，
值
得
一
看
。

最
為
我
最
愛
讀
的
是
卷
一
第
一
篇
︽
天
南
遁
叟
︾。
所
謂
﹁
天

南
遁
叟
﹂，
即
王
韜
逃
來
香
港
後
所
起
的
外
號
，
內
文
多
是
他
的

夫
子
自
道
：

﹁
天
南
孤
島
之
中
峰
，
有
隱
者
焉
，
非
粵
產
，
而
以
避
兵
僑
寄

於
粵
。
居
久
之
，
自
號
曰
天
南
遁
叟
。
﹂

這
個
﹁
遁
﹂
字
，
是
他
上
書
太
平
天
國
提
攻
城
掠
地
之
策
，
而

被
清
廷
揭
發
追
緝
，
逃
﹁
遁
﹂
孤
島
香
港
之
謂
。
現
時
研
究
王
韜

者
，
多
引
此
文
以
述
，
尤
其
是
少
年
一
段
：

﹁
少
好
學
，
資
賦
穎
敏
，
迥
異
凡
兒
，
讀
書
數
行
俱
下
，
一
展

卷
即
能
終
身
不
忘
。
一
鄉
之
人
，
咸
嘖
嘖
嘆
羨
曰
：
﹃
某
家
有
子

矣
！
﹄
年
十
六
，
補
博
士
弟
子
員
，
賀
客
盈
門
，
而
叟
方
執
卷
朗

吟
，
置
不
以
為
意
。
其
族
兄
稱
之
曰
：
﹃
此
子
，
我
家
千
里
駒
也
。
﹄﹂

可
惜
，
這
位
千
里
駒
，
太
乖
巧
了
。
先
上
書
清
廷
討
伐
太
平
天
國
，
不
獲

採
其
策
；
再
而
上
書
太
平
天
國
，
如
此
游
移
不
定
，
實
非
﹁
貞
忠
﹂
之
人
。

而
雖
懷
奇
才
，
卻
沾
染
了
文
士
風
流
之
習
，
成
了
有
名
的
嫖
客
。

不
僅
此
也
，
其
人
自
視
亦
高
，
自
承
﹁
以
是
人
或
憚
其
崖
岸
之
高
，
而
叟

自
若
也
﹂。
王
韜
確
有
才
，
多
與
洋
人
交
，
曾
助
英
人
理
雅
各
翻
譯
儒
家
經

典
；
但
遍
尋
他
的
資
料
，
王
韜
英
文
水
準
若
何
，
則
無
文
獻
記
述
。
待
查

證
。︽

遁
窟
讕
言
︾
雖
被
稱
為
﹁
後
聊
齋
﹂，
但
內
中
不
少
篇
章
，
卻
無
聊
齋

味
。
︿
天
南
遁
叟
﹀
是
其
一
，
另
有
︿
奇
丐
﹀、
︿
江
楚
香
﹀、
︿
情
死
﹀
等

篇
，
玄
味
已
鮮
。
此
書
所
記
，
亦
每
多
奇
人
奇
事
，
文
辭
典
雅
；
其
餘
鬼
神

篇
章
，
亦
堪
耐
讀
。

︽
遁
窟
讕
言
︾
成
書
後
，
據
王
韜
在
重
刻
本
後
說
：
﹁
刊
布
未
幾
，
而
翻

版
者
四
出
。
﹂
可
笑
的
是
，
王
韜
於
書
肆
中
，
偶
見
︽
閒
談
消
夏
錄
︾
一

書
，
一
翻
之
下
，
﹁
則
全
剿
襲
余
之
︽
遁
窟
讕
言
︾，
一
字
不
易
。
﹂
想
不

到
，
古
時
翻
版
易
名
之
風
亦
盛
。

王
韜
在
港
創
辦
︽
循
環
日
報
︾，
以
政
論
而
蜚
聲
一
時
。
變
法
圖
強
之
論
，

啟
發
了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
在
他
逝
世
一
年
之
後
，
轟
轟
烈
烈
的
維
新
政
變

於
焉
發
生
。
這
位
天
南
遁
叟
才
識
過
人
，
可
惜
，
他
的
小
說
創
作
脫
不
了
蒲

松
齡
的
﹁
陰
影
﹂，
而
成
就
又
遠
不
及
蒲
松
齡
。
若
能
轉
轉
筆
鋒
，
以
其
才
氣

當
有
所
大
成
。

天南遁叟的小說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市
面
上
鬧
市
當
中
名
店
開
張

一
家
﹁
一
蘭
﹂
成
為
名
牌
，
家

中
老
大
至
小
妹
四
姐
妹
每
晨
五

時
早
起
一
人
吃
一
碗
﹁
拉

麵
﹂，
每
碗
九
十
元
，
更
要
排

足
隊
三
小
時
，
由
店
員
加
水
、
加
料
、
加
油
、

加
㡡
，
服
侍
十
足
才
出
來
一
碗
﹁
湯
麵
﹂，
日
本

來
港
之
老
友
茂
夫
說
，
此
麵
在
他
老
鄉
大
阪
賣

足
七
十
年
，
養
大
了
該
店
一
家
十
口
，
此
店
七

十
載
繁
榮
了
近
百
載
，
茂
夫
特
意
專
程
來
試
一

碗
，
在
香
港
製
作
賣
出
的
果
然
味
道
好
一
點
，

不
過
港
製
值
七
十
元
比
起
日
圓
當
日
兌
值
八
十

元
，
實
在
貴
一
些
，
可
見
物
離
鄉
貴
，
想
不
到

家
鄉
產
品
離
了
家
鄉
居
然
那
麼
值
錢
，
可
見
好

宣
傳
加
上
好
一
點
的
包
裝
和
﹁
時
髦
感
﹂
搖
身

一
變
身
價
百
倍
，
實
乃
匪
夷
所
思
，
阿
杜
比
如

說
如
果
一
個
香
港
脫
衣
舞
女
跑
到
大
阪
心
齋
橋

口
舞
台
跳
脫
衣
舞
，
每
張
票
入
場
二
百
元
，
可

能
每
日
十
場
全
日
滿
座
，
這
時
也
變
了
﹁
物
離

鄉
﹂
特
貴
了
。
物
價
離
鄉
特
廉
，
老
友
茂
夫
說

也
許
只
有
台
北
鳳
梨
酥
，
在
家
鄉
賣
五
十
元
一

個
，
來
到
香
港
賣
二
十
元
，
還
叫
破
喉
嚨
也
沒

有
甚
麼
人
買
，
可
見
銷
售
綽
頭
未
必
處
處
行
得

通
也
。

阿
杜
今
日
寫
了
這
篇
專
文
，
老
友
說
那
甚
麼

拉
麵
銷
路
今
日
起
在
香
港
會
告
一
段
落
，
阿
杜

說
這
點
本
人
可
負
責
不
起
，
世
事
百
物
買
賣
憑

良
心
憑
各
出
其
法
，
有
法
把
鳳
梨
酥
賣
至
鑽
石

戒
指
的
價
錢
，
那
是
各
師
各
法
，
各
有
前
因
，

今
時
今
日
香
港
的
日
本
拉
麵
賣
至
九
十
元
一
碗

一
樣
清
晨
人
們
去
排
長
龍
，
這
是
他
之
﹁
前
因
﹂

贏
了
你
的
前
因
，
否
則
無
謂
追
究
可
也
。

前因後果

阿　杜

杜亦
有道

距
離
第
比
利
斯
以
西
一
百
多
公
里
，
是
阿
爾
索
什
維
利
州
首
府
哥

里
，
這
裡
是
格
魯
吉
亞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城
市
之
一
，
也
是
斯
大
林
的
故

鄉
。
就
因
為
如
此
，
我
們
特
別
安
排
到
訪
，
重
溫
這
位
政
治
人
物
的
歷

史
。哥

里
城
市
很
小
，
建
築
樓
層
不
高
，
街
道
也
不
長
，
進
入
哥
里
市

區
，
就
能
看
到
一
座
黃
色
的
高
大
建
築
，
這
就
是
市
政
廳
，
導
遊
小
姐
說
：

這
裡
門
前
曾
矗
立
一
座
斯
大
林
的
雕
像
，
如
今
已
經
不
見
了
蹤
影
，
據
悉
在

二
○
○
八
年
俄
羅
斯
和
格
魯
吉
亞
開
戰
後
，
這
裡
的
斯
大
林
雕
像
，
便
在
一

夜
間
被
悄
悄
徹
底
拆
除
。

斯
大
林
紀
念
館
建
在
城
中
心
，
就
在
斯
大
林
故
居
的
後
面
，
這
是
他
死
後

才
修
建
的
一
座
兩
層
的
樓
房
，
黃
色
的
外
牆
，
寬
大
的
外
走
廊
。
進
入
紀
念

館
，
迎
面
的
樓
梯
上
是
斯
大
林
的
漢
白
玉
雕
像
，
展
廳
設
在
二
樓
，
展
品
多

是
圖
片
，
也
有
一
些
書
籍
、
雕
像
和
斯
大
林
生
前
使
用
過
的
東
西
，
還
有
國

外
送
給
斯
大
林
的
禮
品
，
其
中
就
有
中
國
送
的
兩
面
錦
旗
和
一
件
唐
三
彩
。

展
品
從
斯
大
林
的
年
輕
時
代
起
直
到
其
逝
世
，
十
分
細
緻
完
整
。

走
出
紀
念
館
，
看
見
屋
前
的
空
地
上
停
放
㠥
一
節
很
長
的
火
車
車
廂
，
是

斯
大
林
曾
經
乘
坐
和
工
作
過
的
專
列
。
火
車
廂
外
觀
漆
成
綠
色
，
看
起
來
和

普
通
車
廂
沒
有
差
別
，
實
際
上
卻
有
厚
厚
的
裝
甲
層
，
玻
璃
是
防
彈
的
。
走

進
車
廂
，
看
到
的
是
一
個
個
被
隔
開
的
房
間
：
廁
所
、
餐
室
、
會
客
室
兼
會
議
室
和
臥

室
，
一
應
俱
全
。
雖
然
每
個
單
間
都
不
大
，
但
是
其
中
的
用
具
擺
放
得
都
很
雅
致
。

紀
念
館
的
正
門
外
面
是
斯
大
林
的
故
居
，
一
八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斯
大
林

誕
生
在
哥
里
，
並
在
這
座
房
子
裡
度
過
了
童
年
。
房
前
有
木
廊
，
地
下
室
半
露
在
地
面

之
上
，
這
是
一
百
多
年
前
喬
治
亞
很
普
通
的
一
處
貧
窮
家
庭
的
房
屋
，
房
間
不
大
，
裡

面
擺
設
有
桌
子
、
椅
子
、
木
床
、
木
箱
等
簡
單
傢
具
，
佈
局
基
本
保
持
原
貌
。
展
示
廳

的
一
隅
擺
放
㠥
原
斯
大
林
辦
公

室
的
傢
具
，
有
一
張
辦
公
桌
，

上
面
擺
㠥
電
話
、
㟜
燈
和
辦
公

用
品
等
。
這
一
區
域
被
繩
索
隔

離
，
參
觀
者
只
能
站
在
外
面
參

觀
，
不
准
進
入
。

在
哥
里
遊
覽
半
天
，
感
覺
到

斯
大
林
在
他
的
故
鄉
從
未
倒

下
，
他
的
格
魯
吉
亞
同
鄉
一
直

在
日
夜
守
護
㠥
他
，
他
並
不
孤

單
。

斯大林的故鄉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冬
至
還
未
到
，
天
氣
已
開
始

轉
冷
了
。
一
年
四
季
分
明
的
香

港
，
多
數
的
日
子
都
不
太
冷
。

聞
說
，
天
文
台
預
測
今
年
寒
冷

日
子
不
多
，
售
賣
寒
衣
的
老
闆

可
要
想
辦
法
大
傾
銷
了
。
買
羽
絨

者
、
賣
夾
克
及
皮
革
者
，
近
年
在
設

計
上
採
取
時
裝
化
促
銷
哩
。

感
恩
節
在
香
港
並
不
盛
行
，
不

過
，
連
接
㠥
聖
誕
節
，
節
日
氣
氛
甚

濃
，
雖
然
，
內
地
同
胞
在
聖
誕
節
並

沒
有
黃
金
假
期
，
十
二
月
看
來
減
少

﹁
中
國
大
媽
﹂
撐
場
，
單
靠
本
地
聖
誕

消
費
，
預
計
本
年
時
裝
服
飾
、
零

售
、
餐
飲
消
費
等
將
下
降
。
但
另
一

方
面
，
據
悉
珠
寶
鐘
錶
卻
有
微
升
。

是
耶
？
非
耶
？
有
待
時
間
印
證
。

其
實
，
股
市
和
樓
市
之
盛
衰
肯
定

影
響
消
費
市
場
。
近
日
港
股
因
美
股

和
內
地
A
股
企
穩
而
見
活
躍
。
雖
曾

見
二
萬
四
千
點
，
可
惜
曇
花
一
現
而

已
，
未
能
守
穩
二
萬
四
千
點
。
執
筆

之
時
，
㞫
生
指
數
在
十
一
月
收
市
雖

有
升
幅
，
惟
距
二
萬
四
千
點
咫
尺
之

間
，
攻
堅
卻
感
難
。
反
反
覆
覆
，
升

升
跌
跌
，
難
玩
更
難

到
錢
。

然
而
，
看
好
十
二
月
以
至
明
年
年

初
的
港
股
，
基
金
大
戶
齊
齊
吹
捧
。
影
響
升
跌

的
原
因
包
括
美
國
量
化
寬
鬆
格
局
暫
未
變
，
低

息
持
續
。
內
地
受
三
中
全
會
利
好
消
息
催
化
A

股
復
活
。
新
興
市
場
貨
幣
受
壓
，
紛
現
撤
資

潮
。
要
達
撤
資
套
現
最
穩
妥
的
當
然
是
在
股
市

沽
貨
套
現
。
所
以
，
亞
洲
新
興
市
場
金
融
貨
幣

和
股
市
被
看
扁
。
其
中
最
重
要
原
因
是
﹁
天
災

人
禍
﹂
政
局
不
穩
導
致
金
融
市
場
動
盪
。
就
以

泰
國
為
例
，
示
威
不
時
升
級
，
政
府
施
政
困

難
，
當
然
影
響
經
濟
及
社
會
發
展
，
資
金
必
然

外
撤
，
何
人
敢
調
資
金
入
泰
？
這
是
活
生
生
的

例
子—

—

時
局
不
穩
必
影
響
經
濟
民
生
。
香
港

背
靠
祖
國
，
國
家
好
，
香
港
好
！
三
中
全
會
進

一
步
深
化
改
革
致
令
中
國
成
為
全
球
聚
焦
點
，

必
也
拖
動
香
港
經
濟
向
前
推
進
。
只
可
惜
，
香

港
本
身
有
一
小
撮
另
有
所
圖
之
人
在
說
三
道

四
，
搞
三
搞
四
，
無
端
端
挑
起
事
端
，
影
響
香

港
向
前
發
展
。
香
港
人
必
須
團
結
，
齊
心
支
持

梁
振
英
施
政
。
否
則
香
港
與
毗
鄰
的
競
爭
地
區

相
比
必
褪
色
！

支持施政 發展香港�
思　旋

思旋
天地

迎
接
十
二
月
的
蘇
州
，
風
很
大
，
金

雞
湖
上
泛
起
白
頭
浪
，
我
們
選
了
一
間

可
以
看
到
湖
景
的
二
樓
落
地
玻
璃
房
，

笑
談
當
年
小
島
處
處
良
田
滿
目
，
現
今

都
被
挖
通
了
成
一
片
大
湖
，
比
西
湖
更

大
，
談
得
興
起
，
侍
應
不
斷
催
促
點
菜
，
原

來
小
房
間
午
間
的
最
低
消
費
要
二
千
，
嘩
，

六
人
怎
可
消
化
？
更
何
況
這
下
子
處
處
推
崇

﹁
光
盤
行
動
﹂，
要
將
桌
上
的
食
物
吃
光
，
我

們
跑
到
樓
下
大
廳
去
，
這
裡
，
連
湖
水
拍
岸

的
聲
音
也
清
澈
可
聞
，
享
受
！

我
最
愛
吃
時
令
的
生
煸
草
頭
，
俗
稱
金
花

菜
，
是
古
時
的
上
菜
，
經
旺
火
熱
油
煸
炒
，

加
糖
、
酒
和
醬
油
，
鮮
嫩
味
美
，
好
友
朱
太

太
每
天
必
吃
，
我
也
加
入
了
她
的
行
列
。

踏
足
江
南
怎
能
不
啖
大
閘
蟹
？
那
天
我
吞

了
兩
顆
膽
固
醇
藥
丸
進
軍
陽
澄
湖
，
老
字
號

的
專
門
店
﹁
沺
涇
印
象
﹂
是
好
友
玉
麟
的
中

學
同
學
戴
先
生
所
經
營
，
他
們
幾
代
在
此
是

大
閘
蟹
養
大
的
。

其
實
我
一
直
替
蟹
商
擔
憂
，
﹁
九
月
圓
臍

十
月
尖
﹂
大
閘
蟹
雖
然
名
貴
，
但
只
有
幾
個

月
的
銷
路
，
生
活
一
定
緊
張
，
戴Sir

笑
嘻
嘻
道
：
﹁
非

也
，
非
也
，
吃
大
閘
蟹
首
選
九
至
十
二
月
，
原
隻
蒸

熟
，
拆
肉
享
用
，
一
流
。
但
，
其
他
月
份
也
有
其
他
吃

法
，
特
別
是
六
月
份
，
那
稱
六
月
黃
，
蟹
在
褪
殼
，
軟

軟
的
身
軀
用
油
炸
，
入
口
溶
化
，
天
下
美
味
。
平
時
也

有
許
多
精
彩
的
烹
調
方
法
，
例
如
最
受
歡
迎
的
﹃
麵
拖

蟹
﹄，
杰
杰
的
麵
粉
湯
，
加
上
切
粒
蔬
菜
，
一
件
件
的
蟹

浸
在
裡
面
，
連
湯
也
喝
上
一
大
碗
。
﹂

既
然
大
閘
蟹
價
值
不
菲
，
為
何
要
將
未
到
季
節
的
蟹

吃
掉
，
不
讓
牠
繼
續
生
長
，
長
大
了
更
賣
錢
？
老
闆
又

笑
道
：
﹁
大
閘
蟹
跟
人
一
樣
，
有
不
同
的
類
別
，
年
紀

相
同
身
材
各
異
。
況
且
，
大
閘
蟹
有
個
很
神
奇
的
生
長

定
律
，
牠
們
在
發
育
之
後
，
最
多
可
以
活
十
七
個
月
左

右
，
如
果
過
了
這
期
限
，
牠
們
在
湖
裡
會
自
然
死
去
，

甚
至
化
灰
連
蟹
殼
也
找
不
到
，
奇
怪
。
﹂

面
前
的
大
閘
蟹
應
改
名
﹁
巨
閘
蟹
﹂，
一
隻
足
有
六

㛷
，
玉
麟
慣
例
要
大
家
都
吃
一
雌
一
雄
的
，
嘩
，
黃
油

滿
溢
，
香
氣
飄
滿
一
室
如
水
銀
瀉
地
，
我
體
內
細
胞
都

灌
滿
了
蟹
膏
，
爽
。
牠
們
爪
上
沒
有
扣
上
驗
證
指
環
，

我
也
同
意
非
正
貨
的
蟹
，
雖
戴
上
戒
指
也
不
能
向
您
說

明
我
不
是
假
的
，
最
佳
證
明
是
牠
們
的
肚
都
是
被
陽
澄

湖
底
的
石
擦
得
非
常
雪
白
，
當
晚
，
我
連
撕
下
來
的
那

片
蟹
底
的
奄
也
翻
開
來
吃
，
內
藏
的
蟹
膏
足
可
炒
得
一

碗
飯
。
我
心
滿
意
足
，
也
非
常
內
疚
，
因
為
我
其
實
是

﹁
膽
固
醇
梅
﹂
！

啖大閘蟹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我是一個加入山東籍的上海人，當地山東老鄉
戲稱我是「魯籍滬人」。1970年8月我大學畢業後
離開故鄉上海，經部隊農場勞動鍛煉分配到山東
濟南，一晃43年過去了，但歲月的風塵並沒有抹
去我心中的徐家匯情結。
我第一次聽說徐家匯，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

代。那時我是一個剛上小學的農村孩子，家住寶
山縣羅店鎮東南方向大約8里路的一個只有6戶人
家的小村子。鄰居一個姓戴的老伯常到上海市區
「賣小菜」，在這個當時還隸屬於江蘇省、交通十
分不便、信息非常封閉的小村子裡，戴老伯自然
成了見多識廣受人尊重的人。我第一次聽說「徐
家匯」，就是來自戴老伯之口。他當時還講了一些
有關徐家匯的故事，在我童年的心靈中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上初中以後，上了鄉土地理課，才知
道徐家匯的來歷，原來它的形成可上溯到明代。
晚明文淵閣大學士、著名科學家徐光啟曾在此建
農莊，從事農業實驗並著書立說，逝世後安葬於
此，其後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厙」，後漸
漸興旺發展成為集鎮。因地處肇嘉濱與法華涇兩
條河流的交匯處，故得名「徐家匯」。從此，徐家
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期望長大後有機會去看
看。
我第一次到徐家匯是「文革」中。1967年春

天，我隨母校復旦中文系于成昆老師率領的「教
育革命調查組」到松江縣農村去搞社會調查，為

乘到松江的長途汽車，從校部駐地五角場輾轉來
到徐家匯。我印象中，那時的徐家匯與五角場差
不多，沒有高樓大廈，沒有繁華市面，沒有車水
馬龍，像是一個城鄉結合部的小鎮。我等待乘長
途車的那條馬路還是用煤渣鋪成的，汽車開過，
塵土飛揚，與我孩童時代想像中的徐家匯大不一
樣，心中未免有點失落。
我對徐家匯印象的改變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上

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為加快濟南商業、服務業的
發展，濟南市政府從上海聘了一名正局級幹部董
紹成同志到濟南擔任副市長。那時，濟南連超市
都還沒有，我跟濟南許多幹部一樣，連超市都沒
聽說過，董紹成副市長帶領我們到滬上學習後才
發展起來的。他任職兩年期滿後，回到上海擔任
一百集團董事長，徐家匯的東方商廈也在他的麾
下。當時供職於濟南市委政研室的我隨市領導到
上海考察學習商業改革與發展的經驗，重點是徐
家匯。當時，徐家匯商圈的東方大廈、太平洋百
貨、第六百貨、匯金等幾大百貨商店經營對象各
有側重，稱之為「差異化競爭經營」。這種理念，
對當時觀念還不很開放的濟南來說，感到非常新
鮮，很受啟發。1994年、1995年、1998年，我三
次或隨領導、或自己帶團到徐家匯考察學習商業
服務業發展的經驗，受益匪淺。從那以後，我對
徐家匯的關注愈來愈多，也發現徐家匯的城市形
象越來越美，對徐家匯的印象也越來越好：一座

座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現代氣息愈來愈濃；原來
法租界的西式別墅和異國情調的老街巷得以保
護，可領略到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濃濃韻味。徐
家匯在我這個離開故鄉四十多年的「老山東」心
中，是上海改革開放、飛速發展、向現代化國際
化方向邁進的一個重要窗口。
我到徐家匯最多的是最近這7年。退休以後，我

有時間了，每年都與同是寶山老鄉的老妻至少要
從濟南回兩次上海。徐家匯是我倆回上海必逛的
地方。徐家匯的購物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深深地吸引㠥我們。這裡雖高樓林立、車水馬
龍、極為繁華，卻又鬧中有靜、空間開闊，沒有
壓抑感，以徐家匯公園為代表的一塊塊開放式綠
地，合理地配置在高樓大廈之間。我和妻子幾乎
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到徐家匯來，到後一般直接先
去徐家匯公園，坐到湖邊的木㟧
上休憩：春天看柳樹吐翠，滿眼
綠色養眼宜人；秋天看萬綠叢中
一片紅，紅楓點綴的秋色格外醉
人；湖中的黑天鵝昂首游弋，野
趣盎然，生機勃勃，我和老妻禁
不住依偎在一起，年輕時因工作
忙也沒有這麼輕鬆的氛圍，哪有
這樣在花前月下談情說愛的機
會？現在在徐家匯補上了這個缺
憾，感到特別的愜意和滿足。逛
完公園再逛商店，首選是「六
百」。因為「六百」就是為我們
老年人開的。我和老妻最喜歡
「六百」的老年服裝，商家彷彿
摸透了我們的心思，別的商店買
不到的，到「六百」來往往能滿

意而歸，從風衣、夾克衫、襯衣、褲子，到羊絨
衫、T恤衫，我們見到合適的就買，回濟南穿出來
顯得洋氣、大方，以至於引得我們的鄰居、同事
眼饞，託我們再次到徐家匯時也幫㠥捎兩件。由
於徐家匯商圈各大商店有廊橋互通，逛商店比其
他地方方便，特別人性化，逛完「六百」，我和老
妻往往還要去其他商店光顧，這也是我對徐家匯
情有獨鍾的又一重要原因。好幾次我一個人回上
海，也要到徐家匯逛逛，彷彿不到徐家匯就少了
些什麼。前年的九月中旬，我因事住在延安飯
店，抽空步行一個小時到徐家匯，在六百為老妻
買了一件風衣，回濟南後大受表揚。老妻對我有
感情，我得感謝徐家匯。
只要我還走得動，還能購物和遊覽，我一定年

年要從山東回上海來，一定要再到徐家匯來。

深情徐家匯

■徐家匯公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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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雕像。 網上圖片

■《遁窟讕言．天南遁叟》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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